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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空间生产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等级化的空间结构再生产了贫困，空间的区隔引发了

社会撕裂的风险，消费主义的泛滥导致生态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为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

度审视资本空间生产的过程及其本性。在当代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还未完成，我们需要以新发展理念

和新质生产力来规范资本，防止等级化空间结构的扩张，建设以人为中心的、平等、开放、共享的社会

主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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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 logic has brought about various social is-
sues. The hierarchical spatial structure reproduces poverty, the segregation of space triggers the 
risk of social division,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consumerism leads to ecological crises and spiritual 
crises of humans. Therefore, we need to examine the process and nature of capital space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
zation are not yet complete. We need to regulate capital with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new 
productive forces to prevent the expansion of hierarchical spatial structures and to build a socialist 
city that is people-centered, equal, open, and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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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城市发展史看，自第一座初城的诞生，到奴隶制与封建制时期“耀武扬威”的消费城市，再到资

本主义拆除种种阻碍商品流通的“城墙”，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城市的发展带动了人类的发

展。当代城市更是将人口、资源、技术、知识等各种要素高密度地整合在一起，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

文明。我们并不否认城市的作用，也必须认识到资本所蕴含的强大动能，但是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正

变得越来越对立，城市与城市之间包括城市内部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过去，我们通过历史所看到的种种

不平等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为明显地出现在当代城市中，将后者塑造成了一个等级空间——有的

地方是发达的，有的地方是贫穷的；有的人过上了好的生活，有的人的生活却反不如从前。在资本逻辑

参与城市建构并作为主要力量推动着城市发展之后，现代城市就变成了商品的“展销会”，一切都以消

费为目的存在着，与其说城市是人类的家园，不如说是那些有钱的消费者的天堂，很显然不同群体的生

活感受、生存状况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仅仅是关注整体上的城市发展，就会很容易忽

视特定群体的物质贫困、精神压力、权利丧失等问题，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当代城市发展

的资本逻辑及其后果，才能对当前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早在近两个世纪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通过《论住宅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等著

作批判了资本对城市空间的运作及其对工人的剥削，指明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罗莎·卢

森堡更是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终结。然而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不断地革新，扩大着影响，甚至资

本力量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通过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来实现的。

资本生产的有限性决定了它必须不断地创新生产方式，以实现新的增值，在以前空间不过是生产商品的

场所，可是现在却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空间作为一种商品具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地位，

它服从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主要地不再表现为使用价值。很多人买房子，或是租住某个场所，不是为

了住，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增值收益或是生产利润，这就是作为价值呈现出来的空间。因此，资本的空

间生产将整个城市放到了市场上交易，带来了城市的盛衰变化和空间动荡，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城市规

划与建设往往会损害人的生存利益，也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被等级空间裹挟着，迫使人们接

受消费主义的分层。资本逻辑下的等级空间不同于古代帝王的暴力控制，它很少地诉诸政治力量，似乎

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消费等级制”的空间结构对人的控制与压迫是更深

入的。它将责任转嫁给了每个个体，从而加深了那些弱势群体的无力感，也让他们陷入到不断累积的贫

困当中。与此同时，人们的穷奢极欲和巨大的浪费又威胁着人类的长远发展，也弱化了主体的批判意识，

以至于芒福德要用“腐败堕落的罗马城市”来形容现代城市。这些问题至关重要，所以列斐伏尔会认为

未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城市革命”的方式展开，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城市革命似乎已在酝酿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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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逻辑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首先是一种运动，在不断的增值活动中创造价值。资本不同于固定资产，

不是简单的财富积累，而是要持续地、最大化地榨取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到再生产当中，通过生产与

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增值。其次，资本还是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在资本运动过程中社会关系不断地

发生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

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

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1]。”最后，资本还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所形成的社会权力。在雇佣

劳动中，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代理人拥有对生产资料、产品和利润的支配权，无产阶级只能服从于资本家

的控制。资本还通过经济权力操控着市场，利用消费实现了对人的全面控制。资本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同时也表征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权力。 
那么资本逻辑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从狭义上讲，“资本自身的逻辑，即从商品逻辑到货币逻辑

到资本逻辑的递进发展过程以及‘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整个资本逻辑的形成、发展过程”，从广义上

讲即“资本作用的逻辑，即资本逻辑以‘普照光’的形式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2]”，事实上我们可

以将资本逻辑理解为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这决定了资本以什么样的方式作用于生产活动，并对人类社

会产生何种影响。首先，资本逻辑具有逐利性，资本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和攫取，这意味着

资本家为了赢得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实现垄断地位，就必须要通过技术的、制度的方式提高效率，延

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并且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以经济利益为本位，将剩余价值资本化。这一方

面会带来创新和发展，但也会导致人成为了一个个“螺丝刀”，社会的发展很可能偏离人的需要本身。

其次，资本逻辑作用下，资本的积累与工人阶级的贫困成正比。资本越是生产出物质财富，无产阶级由

于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脱离就变得越贫穷。同时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人并不能够倾注自己的生命力量，

这种劳动往往是“不情不愿”的谋生劳动，人们在为老板打工的时候并不自由，只有在工作之余才能有

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在当代等级空间中，资本又通过消费主义控制着人们下班之后的生活，

最大程度地引导人们将金钱和精力重新投入消费市场。最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逻辑又是充满了

矛盾的运动过程。资本逻辑既壮大了资本，但是又生产出自己的敌人，它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却又

引发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资本逻辑是有活力的，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

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被取缔。就当前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言，资本逻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但也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矛盾性需要人们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思考。 
1) 资本逻辑下的等级空间与贫困的再生产 
第一，当代城市空间是等级化的，高价值、高收入、高消费是捆绑在一起的，贫穷与偏僻也总是如

影随形。不同的空间对应着不同的人群，表面上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自主选择，但现实中他们却潜在地

受着种种限制。这是因为当代资本对空间的市场化运作，在根本上恰恰是不平等的生产过程。由于资本

是追逐效益的，是躁动的、投机的，所以它会将优质资源集中分配给那些具备发展潜力的或是已经取得

优势地位的地区、产业、行业，并通过集约化的方式扩大影响，以获得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一旦某个

领域显出颓势，资本就会离场，寻求回报率更高的地方。通过这样的资本循环，高效益的产业集群和行

业标杆就被打造了出来，这些空间产品成就了各个“城市中心”，资本又进一步围绕这些“城市中心”展

开新一轮的城市建设活动。这样的空间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交换价值展开的，因此资方始终是最大

的获益者。资本不仅在生产环节获得高额利润，还通过有目的的建设活动抬高地价，轻易地赚取到巨额

投机收益，相比之下大部分人只是获得了较少的发展利益，甚至作出了许多牺牲，这就将不平等生产了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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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

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

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除，改建成别的房屋……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

较小的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

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3]。 
在资本对城市的重塑过程中，中心与边缘、高价值与低价值的区分会越来越明显，而资本正是借由

价值规律的作用将城市打造成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等级化城市。在资本“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不同群

体的地位与所得是不同的。资方凭借体量的优势占据着垄断地位，拥有对市场的定价权和更多的政策扶

持、信息资源、人脉关系，能够预先判断甚至撼动市场的走向，而工人阶级则是弱势的那一方，容易受

到价值波动的影响，往往没有与资本议价的权力。因此，一个简单的拆迁重建工程，就可能带来显著的

利益分配差异，资本只是以土地当前的价值给予“原住民”一定的补偿，而大部分的增值收益则被资本

收入囊中。 
第二，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尤其体现在附加价值的差异上，这固化了不平等的现实。资本创造出来的

空间产品既包括实际使用的物理空间，也包括那些附着在空间之上的资源、服务、体验，是人居关系与

人际关系的复合，在现代社会通常是这些“附加价值”决定了空间价值的差异。一方面，附加价值对生

产与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资源条件、交通条件、人口条件等决定了生产空间的质量，间接地影响着工

作者的工作状态；教育条件、医疗条件、商业条件等决定了居住空间的质量，对人的成长与生活有着潜

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附加价值会赋予相应的空间不同的交换价值，一般来说附加价值与其所属空

间的价值呈正比，越是优质空间越享有更多附加价值，在经济波动中越表现出稳定性并且资本通过市场

经济不断地巩固其优势地位，由此这些空间商品就成为了稀缺的优质资产，根据价值规律的作用，它们

具备更大的升值空间。而与之相反的是工人阶级的住房通常仅是容身之所而已，几乎没有投资价值，甚

至其糟糕的环境还有可能损害居住者的身心健康。因此，空间生产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它生产出

城市中心与贫民窟的差异景观，也生产出富人与穷人间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

中，大资本会不断地吞并小资本，小资本由于不断缩小的利润空间而破产，这造成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往往是富人群体不断萎缩，但是财富却更密集地被其垄断，而贫困则是越

来越多地被生产或再生产出来。 
第三，等级化的空间结构不仅存在于单个城市内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地存在着。有的国家因

为人才和先进技术占据了全球分工链和价值链的上游，高额收益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优势地位，使得它们

成为了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先天条件的不足，只能承担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分工任

务，低收益的同时承受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风险。同样地，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优势地

位，并借由这种优势榨取农村的剩余，无论是大量的劳动力，还是资源和土地，资本在城市的迅速扩张

加速了乡村的凋敝。资本的全球流动则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资本逻辑是逐利的，

它不会顾及到不同群体的生存利益，这意味着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总是有许多群体失去着城市权利，

同时他们的空间窘境带来了更深层的、难以摆脱的贫困问题。 
2) 资本逻辑下的空间区隔与社会撕裂问题 
原始人类用篱笆将野兽驱离家园，文明时期统治者用城墙拱卫政权，如今消费门槛替代了城墙，种

种经济关系建构起等级化的城市空间——空间区隔仍然作为统治者施行阶级统治，维护特殊利益的有效

工具。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4]。”
当代空间区隔是非强制的，主要不是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而是社会权利与政治地位上的差距，并且随着

科技的进步，可能性空间与现实性空间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理论上可以享受“优越的”生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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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钱使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事实上许多地方是他们难以“到达”的。由于空间生产服从于资本增值的逻

辑，不同的空间产品有着不同的受众，支付了不同价格的群体享受着不同的空间价值，所以人们总是被

划定为了不同的群体，同时由于商品的细分化趋势，资本完成了对人群的划界而治——富人区与贫民窟

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此外，现代科技所打造的精确化的匹配机制、虚拟的交互活动和交易环境、

超强的数据存储与分析能力，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办到许多事情，人与人之间现实中的交流变少了，

也变得更为肤浅，而“信息茧房”的存在又使得人们容易陷入到单一的、片面的认知闭环之中，弱化了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识。资本以技术化的方式实现了对人的控制，可是这并不能够在根本上解决剩余

价值剥削与资本空间生产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只是通过空间区隔遮蔽了矛盾，可是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深

度交往变得困难，资本主义就将陷入新的危机之中，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资本主义末期的交往危机—

—当信任成为稀缺事物，政府将不具有“合法性”，分工与合作难以为继。 
如果从人的发展角度看，现代社会个人的发展似乎远远滞后于人类整体的进步，换句话说最新的文

明成果通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他们是日益拓展的可能性空间的实际受益者，城市越来越丰富的内

容给他们提供了更美好的生活，可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人民却总是受制于现实性空间，他们必须要

从事异化的谋生劳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意味着人们虽然同住地球村，却有着截然不

同的生活内容，尽管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交流、交换、交易、交往，从可能性的角

度说人类越来越连成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会更紧密，然而现实却表现为一种悖论。在马克思看

来，资本会日益打破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地域性、狭隘性、保守性，将它们纳入世界市场之中，这也将带

来人与人之间更为普遍的交往。诚然，从整体上看时代的发展逻辑仍然服从着这样的趋势，但是人们却

普遍地感到一种陌生感、距离感、孤独感，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事实上难以形成广泛而密切的交流

活动，深度交往变得稀缺。结果就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空间区隔成了资本控制生产与消费，实现对人的

全面控制的工具，社会被日益分割为不同的层级，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与分裂，社会

矛盾愈演愈烈，这不得不引发人们的担忧——如果城市是人们的家园，可人们却不再联系，倒戈相向，

那么城市究竟是家园还是战场呢？ 
3) 资本逻辑下的等级空间与精神危机、生态危机 
交换是生产的目的，消费是交换的结果，唯有商品流通到消费者手中，生产的环节才算最终完成。

消费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有商品出现就会有消费，消费的过程中人们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在一定程度

上消费也是种个性化的活动。但是城市空间被作为当代资本增殖活动的对象，以商品为目的生产出来，

这又是当代社会特有的现象，这缔造出了一个等级鲜明的消费城市——空间是为消费服务的，消费是人

工作的目的，消费是有差等的，好与坏是界限分明的，这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创造新的消费空间并追逐那

些“更好的”的东西，将人们立身处世的基点带入了一个异化的境地，导致人们将自身作为了向上驱驰

的工具，而消费作为生活的目的仿佛是不断后退的地平线，永远没有一个最终的限度，结果是人的一切

活动都无法实现自我的本质，人们只能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无根地漂泊。 
当代社会，城市越繁荣越是成为了消费主义的表演场，因此芒福德会将现代城市和古罗马斗兽场联

系起来，认为那都是腐化堕落的象征，是供权贵们观赏、玩乐的舞台。事实上，等级化的空间结构使得

普遍的不平等、戏剧性的匮乏和不断再生的需要这些资本运动的产物俯拾即是，而这些恰恰关系到人的

精神状态，正如福柯所说：“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联系[5]。”此外，

由于在消费城市中人们不再对周遭的事物赋予“神性”，只是以一种暂时的、流变的、过程的视角看待

这些商品，将其视作是资本循环某一个阶段的产物，有着一定的时效性和可替代性，因此人们只是将自

然当作索取的对象，而不会对其倾注多少生命情感，那么这必然带来大量的浪费，造成生态的危机，现

代消费城市也只能是“物的集合”而非具有归属感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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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代消费城市会创造一个恶性的环境，消费城市又是如何导致人的堕落的呢？ 
其一，层级化的消费城市充满了暗示性的、诱导性的、层级化的景观，人们只是“嵌入”在这些景观

之中，他们能有多少拒斥的权利呢？而这些钢筋水泥打造的事实，鼓动着人们驯服于等级序列的安排，

驱使着人们永远以“追求”的态度看待身边的事物，逐渐步入“永不餍足”的闭环之中。显而易见的是，

空间产品的质量存在着差异，有的地方是简陋不堪的贫民窟，有的地方则是摩登的现代化办公楼，另外

一些地方是价值不菲的豪宅，甚至它们可能相距并不遥远，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又相隔甚远——这

些空间作为消费品有着质的差别，这不仅体现在外在景观、配套设施或是居住感受上，而且反映在其背

后的精神内核上，很显然不同的空间代表了不同阶层的利益，象征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精神文化。资本

所创造的消费空间是一个不断膨胀的黑洞，现实中的人们只能以有限的视角看到漂浮着的冰山，去追求

他们眼中“更好的”产品来组建“更好的”生活，可是资本从不给消费的序列设限，每当人们有了更多的

消费能力，资本就会通过互联网、现代传媒、现代服务业等媒介给人们提供更多消费可能。因此，所谓

的“更好”就好比是那一颗永远找不到的“更大的麦穗”，然而被蒙蔽的人们并不知道冰山之下的消费

潜力，这样资本就通过等级化的消费城市引导着人们心甘情愿地，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剩余价值。等级化

的空间结构是促进消费的沃土，而消费又是资本控制劳动者的有力手段，消费越发达的地方，人就越容

易陷入异化劳动的泥潭。消费城市是危险的，在这样的城市中，人们很可能会变得过于劳累和精神空虚，

他们把美好与希望寄托于未来而不是当下的生活，受到消费主义、金融政策、商业宣传的刺激，人们很

难真正得到满足，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随着诸神的消失和世界的没落，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

运[6]。” 
其二，在当代消费城市中，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得到商品的使用价

值，而是其符号价值，后者是由资本与权力建构的，是不断更新的，以符号价值为旨归的生产与消费活

动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浪费与破坏。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苦年代，吃饱穿暖是人的第一需求，可是

对于当代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满足了基本的生活所需，如果仅仅是为了得到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

许多商品都能轻易得到，然而真正匮乏的、昂贵的、差异的恰恰是商品的符号价值。比如豪车、豪宅、奢

侈品，它们也许并不经久耐用，但是由于它们表征的是成功、富裕、上流、尊贵等符号意义，所以它们往

往被人们推崇备至。在一个等级化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必然会追逐这些符号意义，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

的成就感、尊严感、获得感等高级需要，甚至提供了一些特殊的上升空间和社会权利，而这些符号价值

在当代社会又以商品为载体表现出来。当金钱能够通约一切的时候，商品就被持续不断地生产出来，而

人们要想维持原先的“地位”，就必须购买最新的产品，权力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

通过等级化的术语来表述的：优势、权力的占有和与权力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的中心和场所[7]。”

因此，在消费的过程中，人的特殊需要与资本增值的需要得到了统一，而这就带来了对物质的穷奢极欲，

这注定了人们不会以“居住者”的身份审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而是以“占有者”的姿态将自然视作了

维持消费的索取对象，于是他们便毫无负罪感地将地球挖得千疮百孔、乌烟瘴气，事实上他们早就失去

了家园——因为没有人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家园。更进一步地说，人们只是将人，至少是他人，看作安置

于一定空间中的“物”，而非是有着生命情感的“人”，然而这终将反噬其自身。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潜在需求的无限性，也就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限

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资本必然将自然看作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这不仅

会引发生态危机，而且会以日益加重的成本的形式威胁到人类的发展。同时，生态问题也是个阶级问题，

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转移了自身创造的生态问题和工业污染，这虽然缓和了国内矛盾，落后国家不

得不接受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积累的生态破坏和贫富分化问题却难以通过技术的方式解决。因

此，等级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孕育了现代消费城市，但是从根本上说后者是难以维系的——人类的精神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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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必然会成为消费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限制。消费并非人们实现价值的唯一方式，但是

在层级化空间中，人们不得不将目光集中到消费上，成为“空间拜物教”的奴隶。 

3. 资本的限度与新的发展方式 

资本逻辑是当代城市空间发展的内在动因，资本越集中的超级大都市越是呈现出等级化的空间结构，

而资本加速逃离的城市往往呈现出加速的、全面的衰败现象。这是因为资本的本性是不可遏止的增值性，

这决定了资本会寻求生产方式的革命，而后者必然带来城市空间的变革。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资本

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

削模式，因此也寻找新的时空客观定义。空间关系和空间再现的周期化重组总是具有非常有力的影响[8]”。
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必须不断地从活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增值，才能够保持相应的活力，

因此每当某一领域中的发展潜力被穷尽，资本就会创造性地寻找新的领域、新的方式和新的宿主，展开

新一轮的生产革命、科技革命和观念革命，也就是创造一种更高效的剩余价值剥削方式。所以资本增值

的逻辑是以利益为基点的，具有显著的创新性与破坏性，在这个基础上的城市建构很可能是频繁的、剧

烈的并且罔顾人的需求和价值的，就好比芒福德与恩格斯在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糟糕的底层平民的住

宅从根本上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收取租金，所以拥挤成了必要条件，而那些自古以来至关重要的采光、

通风、卫生等因素则被搁置不顾了。新的城市必然是适合于价值的增长的，而旧的城市则被遗弃，在此

过程中人的命运变化资本则完全不予理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无序流动所带来的大量衰败景观。“资

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9]。”因此，当代资本通过城市空间层级化来调整空间结构，进而调整生产关系、人际关系、劳资关系

等，释放不同群体的生产能力与消费潜能，缓和社会矛盾，维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关系。同时

空间扩张是资本积累的手段，也是资本克服资本积累危机的手段。资本所积累的剩余价值必然引起不变

资本的增加，资本规模的扩大会引起资本占有的空间规模的扩大，资本通过资本化空间打造更多的利润

空间，但是生产的过剩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又限制着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于是资本总是通过消费城市的

进一步扩张来消化生产的过剩，并创造新的需求。 
然而，资本是自己的掘墓人，资本逻辑注定了这种物质生产方式是难以为继的，尽管资本显示出了

强大的生产动能与不可思议的创新性，可是与之相伴随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精神问题又限制了人类

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威胁。从根本上说，以资本为核心，偏重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将

人的价值置于次要的位置。所以，在社会主义发展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警惕资本的无序扩张，一方

面资本作为积极的生产要素可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盘活沉淀的人力、物力、财力，另一方面政府

应当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宗旨，对资本的活动范围、活动内容、运动方式进行必要的监

管与限制。过去，政府总是过分强调 GDP 的地位，这种经济主义思想使得盲目的发展、破坏式发展屡见

不鲜。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这意味着政府要转变发展理念，改变发展方式，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公平。因此，资本逻辑

推动下的等级空间需要政府用新的发展建设来加以调整，目前第四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政府应当积极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打造人民城市、生态城市、美丽城市，不断地消除地区与地区之

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促使城市真正让生活更美好。 

4. 结语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逻辑普遍地作用于当代空间生产的全过程，这打造了一个个逐利的、消

费主义的、符号化的等级空间，许多城市凋敝了，许多人在城市发展中变得越来越贫穷。社会撕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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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破坏了……城市发展正逐渐偏离人的目的。因此，资本逻辑是要加以批判的，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我国还需要利用资本要素来进行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但面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趋

势，我们应该要利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加强制度创新、管理革命，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时转变发

展理念，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未来，我国城市建设需要更加注重发展结果

的共享和公平，利用三次分配来协调不同群体的发展利益，要保障各类人群的城市权利，更多地拓展开

放的、平等的社会空间、活动空间、公共空间。我们应当在限制资本逻辑的同时，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优势，积极打造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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